32 熔化的火雨
创世记 19:1–29
当耶和华在高处与亚伯拉罕结束交谈之后——他们曾在那里一同俯瞰所多玛和蛾摩拉诸城——祂便离开了，亚伯拉罕也在渐深的暮色中回到自己营地的灯火之处。这大约也正是先前已经离开的两个天使抵达所多玛的时候，准备面对这城最后一个黑暗的夜晚。
亚伯拉罕入睡时，他必定对自己在山顶那次交谈中所认识到的事情进行了长久而深入的思考。第一，他已经知道，神因为所多玛和蛾摩拉彻底的罪恶而定意毁灭它们。第二，亚伯拉罕为所多玛的代求逐步使他认识到，城中除了罗得之外，并没有义人。我们之所以得出这个结论，是因为当耶和华宣告，如果有十个义人，祂就不会毁灭所多玛时，这场对话便结束了。事情的数字走向已经十分清楚，于是耶和华结束了这场对话。
亚伯拉罕得到这个启示，是为了让他认识到——用他自己所提出的问题来说：「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18:25b）——神是公义和公平的。亚伯拉罕必须明白这一点，并且全心相信这一点；这至关重要，不仅因为他在救赎历史中的地位，也因为他负有责任，要教导自己的后裔「遵守耶和华的道，秉公行义」（18:19）。到了日出的时候，他将开始以一种从前不可能有的方式来认识神的公义。
先前，当天使来到亚伯拉罕那里时，他正值正午炎热之时坐在帐棚里。这里，在一天即将结束之际的所多玛，因为其低于海平面的地势，天气很可能仍然炎热——这大概可以解释为什么罗得仍然待在城门外；那里是一片宽阔的地方，人们在城门入口的塔楼和警卫室旁闲坐、闲谈并进行交易。
罗得在城门口所处的位置表明，他在所多玛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值得注意的是，《创世记》记载了罗得逐渐融入所多玛的过程。起初，他「渐渐挪移帐棚，直到所多玛」（13:12）；接着，他被描述为「住在所多玛」（14:12）；而在这里，他被描绘为「坐在所多玛城门口」（19:1；以上斜体均为后加）。罗得已经成为所多玛的一位显要人物。他在城门口是众所周知的人。
显然，天使是借着超自然的方式前往所多玛的，因为在一天所剩无几的几个小时里，如果没有超自然的帮助，是不可能完成这段旅程的。
虽然罗得已经成为一个城市居民，但他仍然实行亚伯拉罕家族所特有的盛情款待。像亚伯拉罕一样，他俯伏在地。并且由于时候已经很晚，他提供了合宜的款待——不是让他们在树下休息，而是给他们床铺和食物。
天使出乎意料地拒绝了他的款待——「不，我们要在街上过夜」（第2节）——这使罗得既震惊又害怕。按照习俗，你必须为陌生人提供过夜的床铺，而习俗同样要求人接受这样的邀请（参24:23；士18:2；19:4–21）。此外，这里可是所多玛，而罗得知道夜间手无寸铁的陌生人会遭遇什么。
因此，他「切切地请他们」（第3节），或者按照 Gordon Wenham 的翻译，他「强拉」他们！他大大地强迫劝说他们，直到他们答应。等他把他们安全地带进自己家里之后，他为他们「预备筵席」，并准备了可以迅速制作、供意外来客食用的无酵饼。罗得尽其所能地给予他们最隆重的款待。
所多玛的袭击（第4–9节）
同性性行为已经成为所多玛占主导地位的一种生活方式。利未记18:22、24和20:13、23等经文显示，同性性行为已经成为迦南人常见的性变态行为之一。
强暴未遂。在这里的所多玛，迦南文化已经进一步堕落到性暴力的深渊：「他们还没有躺下，所多玛城里各处的人，连老带少，都来围住那房子，呼叫罗得说：『今日晚上到你这里来的人在哪里呢？把他们带出来，任我们所为。』」（第4、5节）
显然，在所多玛，同性恋和双性恋的男子（就像那些与罗得女儿订婚的男子一样）热切地参与对来访男子的集体强暴。著名评论家及旧约学者 Gerhard Von Rad 写道：
人必须把这些天上的使者想象成正值盛年的年轻男子，他们的俊美特别激起了邪恶的欲望……在当时文明已经相当古老的迦南，性方面的异常行为十分盛行……这一点尤其体现在迦南人对生育之神巴力和亚斯她录的崇拜中，这种崇拜有时带有色情和纵欲的性质（利18:22及以下；20:13–23）。
暴力性变态的黑雨已经降在所多玛所有的男子身上。摩西的用词是刻意的：「所多玛城里的人，连老带少，所有的人，一个不剩，都来围住那房子」（斜体为后加）。即使撇开性取向不谈，这种暴力对于所有东方文化而言也是可憎的。所多玛人的暴力败坏非同寻常。罗得的家被一大群各个年龄层、语无伦次、充满情欲的男子包围，他们吼叫着要求满足自己变态的欲望。
与所多玛人形成讽刺性鲜明对比的，是义人罗得。我称他为义人，并不是因为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表现，而是根据新约的启示；新约告诉我们：
如果神把所多玛、蛾摩拉城焚烧成灰，定了他们的罪，使他们倾覆，作为后来不敬虔之人的鉴戒；只搭救了那常为恶人淫行忧伤的义人罗得（因为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他的义心就天天伤痛）；那么主知道怎样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彼后2:6–9）
请注意，彼得三次称罗得为「义人」，使他的读者绝不可能忽略这一点。他还形容罗得「忧伤」——字面意思是被所多玛人污秽的生活「磨损」——并且他的「义心」受到折磨，或者说不断地受到煎熬（未完成时态）。
怎么会这样？我们不禁要问。显然，「义」并不意味着完美！我们必须明白，罗得成为义人的方式，与挪亚和亚伯拉罕成为义人的方式相似。圣经肯定挪亚的义是借着信心而来的：「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来11:7）。圣经论到亚伯拉罕也说：「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创15:6）。
然而，这两个人都有缺陷，挪亚醉酒，以及亚伯拉罕在夏甲的事情上、后来又在亚比米勒的事情上采取权宜之计，都证明了这一点。因此，我们必须明白，罗得是一个信徒，尽管他的品格和委身远远不如挪亚和亚伯拉罕。
与亚伯拉罕的宽宏大量形成对比的是，罗得为自己选择了约旦河水源充足的平原。他被所多玛的浮华和物质主义所吸引。即使亚伯拉罕把他和他的所多玛同伴从东方诸王手中救出来之后，罗得仍然回到所多玛，最终甚至坐在所多玛的城门口。显然，所多玛已经进入了他的内心。
很可能——虽然无法证明——他娶了一个所多玛女子。他的女儿与异教的所多玛人订了婚（这些人肯定属于那些追求集体强暴罗得客人的「男人……连老带少」中的一员）。后来，在山洞里醉得神志不清的时候，罗得将陷入类似所多玛的罪中。
总而言之，罗得是一个内心充满冲突的人；他既因所多玛而感到冒犯，同时又被所多玛所吸引。他喜欢那里的繁荣、舒适、「文化」和声望。但是，那些不法之人污秽的生活使他疲惫不堪，而他所看见和听见的行为又不断折磨着他的义心。
因此，他成为今天许多信徒的原型和范式。他并不是一个漫画式的人物，也不是写在古代书页上的一个笑话。罗得是真实的！
罗得的抵抗。 罗得最初的反应使人感受到一种勇敢：「罗得出来，把门关上，到众人那里，说：『众弟兄，请你们不要做这恶事。』」（第6、7节）紧闭的门在他身后，罗得站在那里，成为他的客人与狂暴群众之间由血肉之躯构成的隔离层。
他的恳求——「众弟兄，请你们不要做这恶事」——是一项道德判断，尽管表达得十分温和。
然而，他那怯懦的提议使任何勇敢的意味都黯然失色：「我有两个女儿，还是处女，容我领出来，任凭你们的心愿而行；只是这两个人既然到我舍下，不要向他们做什么。」（第8节）
内心矛盾、已经妥协的罗得，把款待客旅的神圣性置于自己家庭的神圣性之上。即使他认为自己的女儿不会受到伤害，因为她们作为童贞女已经与所多玛同胞订婚（而美索不达米亚法典把订婚视为与已经圆房的婚姻同样神圣——侵犯者将被判死刑），这个提议仍然是对父亲职责极其可怕的违背。
如果这个计划真的以某种方式实施，其结果将会像士师记19章中的平行记载一样可怕。
幸好，罗得的愚昧被群众轻蔑的回应所阻止。「众人说：『退去吧！』又说：『这个人来寄居，还想要作官哪！现在我们要害你比害他们更甚。』众人就向前拥挤罗得，要攻破房门。」（第9节）
罗得在这场混乱中提出道德要求，冒犯了所多玛人。他竟敢扮演审判官！他来到这里本来就是一个外人——而他确实就是！
显然，罗得那微弱的见证，以及他没有与所多玛人一同奔走、也没有参与他们邪恶行为的事实，使他们感到被冒犯。彼得论到他自己的时代时也说了大致相同的话：「他们在这些事上，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那放荡无度的路，就以为怪，毁谤你们。」（彼前4:4）
今天几乎没有什么改变。罪人（尤其是涉及这类罪的人）会因为你没有衷心赞同他们的行为而感到被冒犯（参罗1:32）。在他们眼中，不表示赞同，就是不可饶恕的论断。
我在这里对罗得的情绪反应，大概与你的差不多。多么令人厌恶的渺小人物。他的确如此。
然而与此同时，彼得启示说，他「常为恶人淫行忧伤（因为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他的义心就天天伤痛）」（彼后2:7、8）。
我们是否也这样因周围的罪而受折磨？
说实话，有些基督徒并不是如此。他们与所有其他人观看同样的电影和电视节目。他们冷漠地目睹同样的放荡行为，甚至没有丝毫义愤。
至少罗得还有感觉。
天使的拯救（第10–22节）
失明。 彼得后书2:9在提到罗得获救之后说：「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祂的确知道！
一位天使伸出手臂，把笨手笨脚的罗得猛地拉回屋里，并砰的一声把门关上。接着，正如那个希伯来词所暗示的（第11节），一道令人失明的强光闪过，使所多玛的每一个男人都目眩，暂时失明，就像保罗在前往大马士革的路上一样。
然而，令我们惊讶的是，我们读到，这种由神所赐的失明并没有冷却他们的情欲。这里有一种阴森的喜剧意味：这些失明、看不见、被情欲逼疯的人跌跌撞撞，徒劳地寻找那扇门。
如果此前对于神所宣告的「所多玛没有义人」这一点还存在任何疑问，现在这些疑问已经完全消失了。每一个母亲所生的儿子——并且言下之意，也包括所多玛的每一个女儿——都是不肯悔改、刚硬的罪人。
警告。 这最后的确认引出了天使的警告：「二人对罗得说：『你这里还有什么人吗？无论是女婿，是儿女，和这城中一切属你的人，你都要将他们从这地方带出去。我们要毁灭这地方；因为城内罪恶的声音在耶和华面前甚大，耶和华差我们来，要毁灭这地方。』」（第12、13节）
当然，天使证实了耶和华已经知道的事情（参18:20、21）。
罗得自然赶紧去警告那些已经与他女儿订婚的女婿。但毫无作用。尽管他们曾经与罗得一起，借着亚伯拉罕作为媒介，被神从东方诸王手中拯救出来；尽管就在那天晚上，他们被击打而失明；尽管他们已经从罗得身上看见了一些义的表现，他们仍然拒绝罗得的警告。
他们以为他是在说笑话（第14节）。在他们属肉体的安全感中，他们不相信神的审判。这样的人认为，所有这一类话都是笑话。因此，他们使自己的罪责确立到毫无疑问的地步。
逃离。 第15–17节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画面，以黎明的出现作为背光；那正是黑夜的幽暗在日出之前开始渐渐变亮的时候。
所多玛最后一个黑暗的夜晚已经结束。圣经中那个常见的意象——救恩随着日出而临到——现在已经确立起来（参赛9:2；玛4:1–3；路1:78）。
在红色黎明的映衬下，可以看见两个天使，每一位都抓住两个人迟疑的手，奔跑穿过黑暗的街道，穿过城门，向着正在升起的晨光奔去。
其原因在第16节最后部分以极其崇高的方式表达出来：「耶和华怜恤罗得。」
天使使用强制手段是一项怜悯的行动。罗得的获救是神施行恩典的作为，并不是因为他自己有任何功德。这完全是他不配得的。
这恩典是从亚伯拉罕的祷告而来的，正如这一段最后一节经文非常清楚地表明的那样（第29节）。
在城外黎明鲜红的光线中，天使喊道：「逃命吧！不可回头看，也不可在平原站住。要往山上逃跑，免得你被剿灭。」（第17节）

俯就。 所多玛的叙事中有许多奇异而令人惊叹的事情，但没有什么比太阳升起时，罗得以自我为中心地向神纠缠哀求，以及随后神令人震惊的让步，更令人惊讶。
罗得对他们说：「我主啊，不要如此！你仆人已经在你眼前蒙恩；你又向我显出极大的慈爱，救我的性命。我不能逃到山上去，恐怕这灾祸临到我，我便死了。看哪，这座城又近，容易逃到，而且是个小城。求你容我逃到那里——它不是个小城吗？——我的性命就可以存活！」
他对他说：「看哪，这件事我也应允你；我不倾覆你所说的这城。你要速速地逃到那里；因为你还没有到那里，我不能做什么。」因此，那城名叫琐珥。（第18–22节）
罗得这种哀哀哭诉的话使我们震惊，因为他首先承认自己已经在神眼前蒙恩（恩典），并且神已经仁慈地保全了他的性命。可是随后，罗得竟继续表示，他怀疑神是否有能力在他逃往山上的途中保全他的性命！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竟然胆敢要求神把他送到琐珥（希伯来文意为「小」），而琐珥本身就是一个微型的所多玛。
正如 Kidner 说得很好：「甚至硫磺也不能使他成为一个朝圣者：如果生活还要过得下去，他就必须再次拥有自己的小所多玛。」
我们可能会想：拜托，神啊，把这个装可怜、哭哭啼啼、纠缠不休的卑鄙家伙击杀吧！
然而，神再次使人震惊，因为祂竟然答应了罗得的请求。
何等的怜悯和恩典——甚至临到那些远远达不到挪亚和亚伯拉罕程度的人。
神的恩典，而不是人的义，才是救恩最终的基础。
还有一个令人惊讶之处：神因为义人罗得而保留了琐珥——他是城中唯一的义人。亚伯拉罕的代求在琐珥得到保全这件事上得到了回应。
审判（第23–29节）
所多玛和蛾摩拉。 对随后发生的毁灭，较受青睐的自然主义解释如下（Delitzsch、Von Rad和Sarna都倾向于这一解释）：
约旦河谷是叙利亚—非洲大裂谷的一部分。这条大裂谷从叙利亚开始，穿过巴勒斯坦，沿亚拉巴向南延伸至亚喀巴湾，再穿过红海到达尼罗河上游河谷，然后经过肯尼亚的东非大裂谷，一直延伸到东非的尼亚萨湖。
地球上的这条巨大裂谷，是由一系列地震造成的。而在这里，大约四千年前，一场地震打开了一条裂缝，释放出气体，随后这些气体被点燃，使硫磺和石油沉积物燃烧起来，最终造成一场灾难性的火焰风暴。
情况可能确实如此。
但可以确定的是，这场火焰风暴完全是由于神的命令而发生的，因为经文两次说，是耶和华做了这事：
「当时，耶和华将硫磺与火从天上耶和华那里降与所多玛和蛾摩拉，把那些城和全平原，并城里所有的居民，连地上生长的，都毁灭了。」（第24、25节）
这场审判源于神，由神决定，并由神执行。
另一件可以确定的事情是，当太阳完全升起时，神伸出了祂报仇的红色膀臂，熔化的火雨降在那地，将所有植物和动物的生命焚烧殆尽，以致平原诸城成为一片烧焦的墓地。
罗得的妻子。 关于这场审判，还有一个最终确定的事实，就是「罗得的妻子在后边回头一看，就变成了一根盐柱」（第26节）。
当他们向琐珥逃跑时，罗得的妻子停留在平原上。她的回头远远不只是瞬间的一瞥，因为诸城的毁灭直到罗得和他的女儿安全抵达琐珥之后才开始。
显然，她拒绝了一切催促她离开的劝告，远远落在后面。当致命的火雨向她奔袭而来时，已经没有天使在那里抓住她那不情愿的手。
她为什么致命地迟延不走？
是因为家人吗？还是享乐？还是那些令人愉悦的事物？
耶稣在警告人要为人子降临做好准备时，给出了线索：
「当那日，人在房上，器具在屋里，不要下来拿；人在田里，也不要回家。你们要回想罗得的妻子。」（路17:31、32）
显然，她失去性命，是因为她不愿意放下自己家中的东西。
用一句话来说：「她真是一个与罗得心意相合的妻子」——但却没有恩典。
她对自己财物的忧愁如此牢牢地攫住了她，以致她不能，或者不愿意，再向前移动。
也许她决定，与其与自己的财物分离，不如死去。
她究竟怎样变成了一根盐柱？
是否就像B级电影中的版本一样？
他们四个人一起奔跑，她带着依依不舍的神情回头一望，于是她的眼睛变成盐，接着她的脸凝固在一种咧嘴的盐质恐怖表情中。罗得太太变成了一座氯化钠纪念碑，让世世代代的以色列人观看。
我们会微笑，但约瑟夫斯声称，在他的时代，他曾亲眼见过这根盐柱。
实际情况很可能更像这样：当她迟延不走的时候，她被含硫气体所毒害。随后，当她的尸体暴露在那里时，盐和碎屑在尸体外面结成硬壳，以致她成为一根盐柱。
无论确切的细节如何，她的例子都是为了教训我们。
一位施恩的天使曾经牵着她的手，把她从必然的毁灭中领出来，并且吩咐她逃命。
然而，她虽然身体已经被拖离那座毁灭之城，她的心却回去了。
对她而言，是财物。
对其他人而言，可能是许多其他的东西——名声、一段关系、某一种情欲、一种舒适。
耶稣向所有人呼召：「你们要回想罗得的妻子。凡想要保全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丧掉生命的，必救活生命。」（路17:32、33）
像罗得的妻子一样，有时候我也不愿意把目光从自己的财物上移开，即使我完全知道，我真正的财宝是在天上。
主啊，
回顾你的引导，
有一种回望是蒙你喜悦的。
但还有另一种紧抓过去不放，
会使灵魂和身体都石化。
——Anita Deyneka
当我们来到这个令人惊叹的故事结尾时，一切归于寂静：
「亚伯拉罕清早起来，到了他从前站在耶和华面前的地方，向所多玛和蛾摩拉与平原的全地观看；不料，那地方烟气上腾，如同烧窑一般。」（第27、28节）
黑夜已经过去；太阳已经升起并照耀着，而烟从南方的土地上升腾。
日出同时带来了审判与救恩。
但亚伯拉罕并不知道这一点。
经文没有告诉我们，当他看着烟从那些城市升起时，他正在想些什么。
「亚伯拉罕沉默无言。他的思想只属于他自己。」（Sailhamer）
然而，因为作者已经把我们的思绪重新带回到那个高地——前一天，亚伯拉罕曾在那里为所多玛的人向神代求——那个关于神公义的重大问题再次出现：
「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18:25）
答案是响亮的：是！
而叙述者提供了亚伯拉罕将要认识到的答案：
「当神毁灭平原诸城的时候，神记念亚伯拉罕，正在倾覆罗得所住之城的时候，就打发罗得从倾覆之中出来。」（19:29）
所多玛中除了罗得以外，没有一个义人。
而义人罗得，尽管内心矛盾并且多有妥协，却不是凭自己的功德得救，而是借着亚伯拉罕的代求所产生的恩典得救。
神仍然是公义的，并且是所有来到祂面前之人的称义者。
当然，带来救恩与审判的终极日出，随着基督而来。
以赛亚歌唱这日出：
「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9:2）
玛拉基也宣告了这事：
看哪，那日临近，
势如烧着的火炉，
凡狂傲的和行恶的必如碎秸。
在那日必被烧尽，
根本枝条一无存留。
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但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
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
其光线有医治之能。
你们必出来跳跃，
如圈里的肥犊。（4:1、2）
当耶稣来到时，那升起的日头从天上临到我们，照耀那些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并把他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参路1:78、79）。
一切荣耀归于祂的名！

